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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化学庭院里研究很多小的问

题，将目光放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 

他最后借 1981 年诺奖得主罗尔

德·霍夫曼的话勉励大家，做科研

不能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

面向未来，思考和记忆的化学

基础是什么？怎样能够探索全部元

素的可能组合？赵东元认为，这些

议题是化学基础研究亟需解答的问

题。

而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

赵东元也感受到了紧迫感。“现在，

我们利用 AI 可以在短时间内设计出

上百种新材料，放在以前，人们要

不断试错，花掉10年甚至更长时间。”

目前他正在带领团队致力于将人工

智能与传统化学研究相结合。

2023 年 11 月，复旦大学成立相

辉研究院，赵东元受聘为首任院长。

该研究院聚焦攻关前瞻性、挑战性、

高价值的关键科学难题，着力营造

宽容、开放、活跃、自由的学术环境，

为人才“十年磨一剑”提供制度保障。

普通化学不普通

从“布袋院士”的照片里，公

众看到了赵东元对个人名利的淡泊，

而与取得顶尖科学成就相伴的，是

赵东元连续 20 年坚持面向自然科学

大类本科生讲授专业基础课普通化

学，该课程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

奖，广受学生喜欢。

自 2003 年起，赵东元一周上两

次本科生普通化学课，几乎从未间

断，出差就连夜赶回，生病做手术

也要为上课“让路”。作为全校的

通识课程，这门课程概念多、内容

抽象，但赵东元总能把课程讲得诙

谐有趣、深入浅出，并结合材料科

学最新进展给大家讲解元素的性质，

把普通化学课变得不普通。

复旦大学化学系博士生田泳在

本科时上的第一门课就是普通化

学，他记得，课堂上，赵老师讲了

许多有趣的科研经历，例如，用很

简单的化学原理就能做出有序介孔

材料。

读了研究生，加入赵东元的课

题组后，田泳才知道，精彩课堂背后，

是赵东元 20 年如一日的精心准备。

“即使工作再忙，他也会空出整个

下午，至少三四个小时，在办公室

逐页梳理课件，遇到重难点的时候

还会喊来我们，变着法地讲几遍，

让我们从学生角度挑一种最好理解

的。”

“从基础知识拓展到最新的科

研进展，学生不一定都懂，但我希

望能激发他们产生好奇心，鼓励他

们思考、自由讨论，让他们按照自

己的理解找出一条新路。”在这位

耕耘多年的教师看来，比教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师生对坐，赵东元会说，“咱

俩在科学面前是平等的，你能说服

我，就按照你的来做，我要能说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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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按我的来做”。在他看来，这样

才能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化学的喜

爱。也因此，赵老师每次课程一上

线就“秒没”。

赵东元还特别支持青年人发展，

一直保留着学生的实验笔记和装帧

的毕业论文。他所带的团队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每次赵东元获奖拿

到的奖金，有 20% 到 30% 用来资助

年轻学者发展。“即使素不相识的

学生给他发邮件请教科学问题，他

都来者不拒，有时还邀请人家过来

当面讨论。”复旦大学化学系青年

副研究员刘玉普说。

关于创新，赵东元有自己的思

考。“被‘卡脖子’归根结底还是

创新不够，需要提高全民创新意识。”

他举了个例子，中国是陶瓷大国，

玻璃是烧制陶瓷的一个副产品，但

玻璃并不是我们发现的。“创新就

是要多提问题，如果无解，说不定

是研究的新方向。”赵东元说，创

新没有标准答案，现在的大学生创

新意愿强，要鼓励他们提出问题。

提到未来我国的科学发展，赵

东元呼吁大家多点耐心：“科学诞

生于欧洲，与其文化同源的美国，

经历了从重视应用到重视基础的阶

段，花费了三四十年才出现诺贝尔

奖级的科研成果，而日本这一阶段

花费了近 80 年的时间。”

“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科技

论文数量就已实现国际领先，现在

到了质变的时候，要去解决一些富

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我相信，如

果我们能沉下心来，再过三四十年，

一定会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赵

东元笑着对《新民周刊》说，“因为，

我们不是为了诺奖而诺奖，是为了

科学而科学。”


